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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印那一仗

弹指一挥间，1962年中印边界
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50多年。

回顾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的过程，今天
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所体
现的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所坚持
的自卫原则以及努力以和平方
式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这对理
解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仍然有
参考价值。

设立“隔离带”的建议遭拒

笔者同当年在毛泽东、周恩
来身边参与过对印反击作战研
究和决策的前辈们谈起此战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
是中国方面原来真是不想打这
一仗。在反击前夕的1962年9月中
旬，毛泽东同周围的人谈话时也
说，想了十天十夜，总想不通尼
赫鲁(注：即当时的印度总理)为
什么要来搞我们？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
史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
以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
喇昆仑山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
传统的习惯界线。

英国统治印度时，曾两次派

兵入侵西藏并留下驻军，1914年在
中印边界东段又秘密划定过一条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二次大战
期间还派兵占领了该线以南的大
片土地。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承
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侵略成
果。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
钦地区，历来是从新疆入藏的重
要通道，由中国管辖，有3万平方
公里。新疆军区部队于1951年入藏
时，便进驻这里。印方从1954年起
却对此地提出领土要求。

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60
年4月周恩来又一次访问印度。
当时逃到那里的西藏叛乱分子
扬言要采取暗杀行动，周恩来却
不顾危险前往。他身边的军事秘
书周家鼎后来曾向笔者谈过，当
时他们都能看到凶悍的康巴叛
匪在住所附近出现。

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周恩
来提出了在中印边界的东西两
段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边界
问题的建议。当时尼赫鲁最重要
的助手梅农都认为，这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但最终，印方“东段已
占的是我的，西段没占的也是我
的”的态度，使中方不可能接受。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印度
挑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后，美国
给予它的援助由每年的1亿美元
增加到10亿美元。看到这么大的
好处，尼赫鲁自然不愿缓和对华
关系。

毛泽东忍无可忍

1961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
放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
个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
前沿哨所。正是看到这一点，尼赫
鲁政府于1961年11月起在中印边
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印
军分队随即深入阿克赛钦地区，
建立据点，实行蚕食入侵。

1962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
队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
点，马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
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
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

“二十字方针”。印方却将中方的
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不仅继
续深入设点，还开枪寻衅。总参
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当年夏
天去边界西段视察，回来报告
说，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9月20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

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
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军委确定，虽然中印边界争
端的焦点在西段，反击主战场却
要选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段。鉴
于小规模反击无法遏制印军扩
张，军委决定，不打则已，要打就
必须打狠打痛，使对手尝到入侵
中国的苦果。

见好就收

10月17日，中央军委向西藏、
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
军”的作战预令。

10月20日天亮后，西藏军区
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
西两段，对入侵印军发起了全面
反击。反击作战的第一天，西段
印军主要据点便被扫除，东段的
印军精锐第七旅基本被歼。

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10月
24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提议谈
判，仍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印
度还调动援兵到边界。因此，必
须实施进一步的打击才能达到
施以教训的目的。

从11月16日开始，中方进行
了第二阶段反击，在瓦弄方向击

溃印军一个旅，在西山口-邦迪
拉方向歼灭了印军最精锐的第4
师的主力。当时解放军只投入四
个师的兵力，可谓小试锋芒，无
论大仗、小仗却都取得压倒性胜
利。印军损失近万人，其中被俘
3900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
无一人被俘。

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范
围只限于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
侧，并未进入印度境内，印方却
出现了一片惊慌。当时国际舆
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
深入印境。

然而，中方考虑到惩罚性打
击的目的已达到，于11月21日突
然宣布停火，并从12月起至翌年
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时
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后。

从政治上看，乘胜即收才符
合中国一向主张的不以武力改
变边界现状的原则，能很好地显
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
为“潇洒之极”。

当年毛泽东曾总结说，对印
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
仗，或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是
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主要是在国
际上打下对方的嚣张气焰，教训
其不得再超过实际控制线进犯，
并不是想以此解决边界问题(事
实上也解决不了)。毛泽东还估
计，中印边界打一仗，可以争取
10年的边境安定。据《新民晚报》

2017年8月6日，叶宏亮接受记者专

访。面对镜头，他庄严地敬了个军礼。

1962 年 10 月，叶宏亮身

穿部队换发的冬装。

1962 年，西藏地边防部队缴获的大

批印军武器擦拭一新，准备交还印方。

为期两个月的中印边境对峙最终和平收场。虽然如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多人还是会想起
1962年的中印之战，那一场被毛泽东誉为“至少保持边境10年的和平”的一仗。今天，我们推荐一个
战争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76岁的叶宏亮，他在1962年10月随部队奔赴前线。

毛泽东谈中印战争：

十天十夜没想通尼赫鲁为何搞我们

进发

1962年，我入伍3年，在55师
当卫生兵，部队驻扎在青海。10
月末，等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一
运到，我们就连夜奔赴前线。当
时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我
们参加第二阶段的战斗，要攻打
的西山口位于达旺南边。

当时部队有很多 1962 年 8
月才入伍的新兵，入伍就到农场，
刚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到了达
旺，他们才学怎么投手榴弹、怎么
打枪。那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
打一枪要退一下弹壳，上一下膛，
而印军都用半自动了。我们把这
种训练称为“临阵磨枪，不快也
光”。后来看，还是新兵牺牲的比
较多，毕竟经验少。

为了赶路，我们不眠不休走
了两三天。最终，我们在 11 月中
旬到达了达旺前沿。达旺是坡
地，坡底是达旺河，过了达旺河
就是西山口，印军驻扎在山顶。

11 月 16 日晚上，我们吃了
大战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天黑
后，我们开始向达旺河阵地进
发，一路上，枪炮声越来越响。

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达旺
河上面几百米的密林中。这一
天，我们营的1营先去火力侦察，
而我们分散隐蔽，一人一小块雨
布，用树枝撑在石缝外，人就潜
伏在石缝里。这一晚，炮火声不
断，到 18 日清晨五六点，才安静
了一会儿。部队等着进攻开始。

总攻

8 点半，我们开始总攻。先是
炮击，几十门炮同时开火，炮火
铺天盖地，一片火海。炮击了半
小时，一下就把印军打蒙了、打
散了。其实，印军知道解放军在
集结，但想不到我们来得这么
快，打得这么猛。

我们从青海出发时，就非常
注意保密。当时 61 师从山西赶
来接替我们，他们在山西就开始

吃我们吃的粮食，用我们部队用
的卫生纸。因为当时有间谍，从
粪便、用的卫生纸里就能发现你
是哪个部队的，所以 61 师就提
前模仿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晚
上出发，他们晚上就到，直接住
在我们的营房里。第二天，外人
看营房里照样有人，但其实已经
换了部队。原计划如果我们 55
师伤亡太大，就由 61 师顶上来，
结果开打后，我们的伤亡很少。

炮击结束，冲锋号就吹响
了。我所在的3营是第二梯队，从
1营的右侧发起进攻。战士们拼
命往上跑，没有人害怕。

当时我们的火力支援只有
小炮，一个班 10 个人，负责一门
炮。班长副班长指挥，一个战士
背炮筒，一个战士背炮盘，一个
战士背炮架，剩下的 5 个战士一
人背一箱炮弹。再加上背着的炒
面袋、水壶、急救包等，负重都超
过 60 斤，但全靠步兵的两条腿运
送。西山口的山陡啊，为了赶时
间，我们抄近道，其实也没有道，
不管是树根草条，抓住就往上
爬，手脚划伤流血也感觉不到。

下午 3 点左右，我们上到山
顶，几乎见不到活的印度兵，他
们都跑散了，留下的只有尸首，
一片狼藉。我们就开始清理战
场，掩埋尸体，追击逃兵。

没想到我们占领西山口后，
印军不知道，还继续空投物资，包
括食品、服装、毛毯、武器等等。西
山口海拔很高，我们穿着单衣上
去，冷啊。上面就通知我们可以拿
吃的，还可以一人拿一条毛毯。

宽大

后来，我们正在掩埋印军尸
体时，突然有印度兵过来。我一
看，两个印度兵举着枪，显然是
来投降的。

我们连队只有我在出发前
学过几句英语，我就上前跟他们
说，“站住”、“缴枪不杀”、“我们
宽大俘虏”。结果说了半天，他们
也听不懂。他们指指肚子，又指
指嘴，看来是饿了，我们的炊事
班长给他们拿来了馒头。后来翻
译来了，大家才知道这是父子
俩，18 日早晨我们刚开始炮击，
他们就躲进了森林里，饿了几

天，实在受不了了才出来。
印度兵的素质和我们真是

不能比，我们都是20多岁，斗志
昂扬，他们则多数是为了挣钱养
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
猛一点，就投降了，要不就跑到
森林里去了。

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很宽
大，我们吃炒面都吃不饱，给他
们吃大米饭，我们穿旧棉衣，给
他们穿新棉衣。我们还给俘虏上
课，讲我们的政策，讲尼赫鲁怎
么发动这场战争。后来印度兵回
去的时候，有的还给我们磕头。

我们撤离时，把印度空投的
武器整箱还给他们；他们的汽车
坏了，我们给他们修好，让他们
能开；我们缴获的武器也都擦洗
干净，摆得整整齐齐，还给他们。

艰难

这场战争赢得不容易，特殊
的环境和地形，首先就给我们带
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冻伤问题。11 月的青藏
地区零下几十摄氏度。由于部队
调动突然，没有军车，我们坐的

很多卡车连篷布都没有。我们虽
然穿戴着皮大衣、皮帽、皮手套
和带毛的皮鞋，但车一开起来，
还是冻得和冰棍一样。

还记得到达格尔木兵站时，
大家都下车了，通信兵小谭说脚
都麻了，不能动。我赶紧脱下他的
鞋袜，发现他双脚肿大，前半部分
都变成了深紫色，右脚更严重些。
这是冻伤啊！医生说小伙子的双
脚可能都要锯掉了。那年小谭刚
18岁，入伍仅三个月。后来我们都
把鞋脱了，用被子把脚裹上，严重
的冻伤没有再出现，也有脚趾截
掉一点的，但不影响走路，至于手
脚冻红冻肿的就太多了。

此外，高原反应也是一大问
题。最凶险的地方是五道梁，那
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夏天
气温也就5摄氏度左右。当地有
谚语，“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
了命”。纳赤台比五道梁的纬度
低，你要在纳赤台得了病，到五
道梁就没命了。

残酷

有人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没有抗美援朝那么残酷，确实，我
们没有遭遇那么顽强的抵抗，但
我还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们的伤亡主要是地雷和炮
弹造成的，我们连的一个战士，腿
被炸掉，骨头都翻出来了；我们营
的两个战士，追击敌人时产生了
高原反应，发展为急性肺水肿，在
送回驻地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
一位连长本来 1962 年 8 月已经
转业了，但战争开始，他就申请回
来参战，结果在战场上牺牲了，那
时他的儿子还没出生。

还有一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员工，当时跟着我们团拍纪录
片。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八一
厂的几个同志下去拍摄，结果我
们早饭还没吃完，一个人就被拉
回来，说是被炮弹炸死了。

战场上，人的生命真是太脆
弱了！ 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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